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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天天扎在那些案子里，受
得了吗？就不怕影响身心？”身边
熟悉我工作的朋友，不止一次皱
着眉这样问我。

坦白说，跑了这么多年重案一
线 ，我 不 是 没 有 过 情 绪 波 动 的 时
刻 。那 些 直 指 人 性 幽 暗 的 案 件 细
节，那些被命运击碎的人生轨迹，
曾无数次在深夜里萦绕不散，给我
带来难以言说的压抑与沉重。

作 为 一 名 常 年 深 入 一 线 的 政
法 记 者 ， 我 见 过 太 多 人 性 的 复
杂。我曾在案卷里凝视过触目惊
心的解剖照片，指尖划过那些散
落 一 地 的 新 型 毒 品 与 冰 冷 仪 器 ；
我 曾 在 被 害 人 家 属 的 哭 诉 声 里 ，
触摸过那种天塌地陷的绝望，也
见证过人性中最偏执的仇、最扭
曲的恨。

但 我 同 样 见 过 绝 境 里 的 守
望 ——是 85 岁老人枯瘦手掌里紧
攥的寻人启事，是孩童眼里未曾熄
灭的期待；见过黑暗中的曙光——
是民警熬红的双眼，是检察官案头
堆叠的卷宗，也感受过人心底最纯
粹的善、最动人的美、最炽热的爱、
最坚定的光。

不可否认，每次与那些罪犯直
面相对，我都像一尾离水的鱼，被
沉闷的压抑与窒息的绝望裹挟着，
连喘口气都觉得艰难。所以，每次
采访结束，我都要一头扎进最热闹
的 市 井 中 —— 人 声 鼎 沸 的 超 市 ，
烟火缭绕的菜市场。听售货员热
情的叫卖声，闻瓜果蔬菜混着泥
土 的 清 香 ， 看 锅 碗 瓢 盆 的 光 泽 ，
听 推 着 购 物 车 的 夫 妻 低 声 说 笑 ，
看 蹒 跚 学 步 的 孩 子 攥 着 糖 纸 奔
跑。这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总能
一点点熨帖我被冰冷案件刺痛的
心脏，把我从无边的黑暗里，拽
回鲜活的尘世。

我 清 楚 地 知 道 ， 我 是 一 名 政
法记者。如果沉溺于黑暗无法自
拔，如果失去了审视黑暗、追寻
光明的勇气，又怎能用笔下的文
字，给那些身处阴霾的人带去力
量 ？ 又 怎 能 对 得 起 那 些 负 重 前
行 、 燃 尽 自 己 照 亮 前 路 的 政 法
干警？

所 以 ， 在 我 的 报 道 里 ， 除 了
揭露罪恶、还原真相，我总想着
多做一点——把那些散落在黑暗
里 的 人 性 微 光 ， 一 点 点 捡 拾 起
来 ， 写 给 自 己 看 ， 也 写 给 读 者
看。我想告诉他们：纵使长夜漫
漫，也总有星光点点；纵使前路
坎坷，也总有勇气可寻。

以白银案为例，从 2016 年 8 月
第一次跟踪报道该案，到 《白银
案实录》 付梓出版，再到一次次
往返白银走访，直至 2025 年岁末
深冬，一晃已近十个春秋。这些
年来，我往返白银十三次，累计
在这座城市停留了一百多个日夜。

当年，为了采访到办案民警、
检察官，以及案件相关当事人，我
联系了从部委到省厅、市局，再到
看 守 所 的 各 个 部 门 ，反 复 沟 通 协
调，耗费了大量心力。那些熬夜整
理的访谈记录，成了我人生里最沉
甸甸的印记。

在 跟 踪 报 道 这 起 案 件 的 日 子
里，我有大半年时间漂泊在外。女
儿出生的前一天，我才踩着夜色匆
匆从采访地赶回家；她出生的第二
天，我又背着行囊，踏上了奔赴白
银的征程。女儿满月那天，我站在
城河村后面的黄河滩上，凛冽的风
卷着泥沙，狠狠拍打在脸上，生疼。
我想起襁褓中的女儿，想着该送她
一件什么样的满月礼物。看着河滩
上被黄河水打磨得温润光滑的石
头，我弯腰捡起一块，紧紧攥在手

心，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一点点漫
进心底。我想，就把这块石头带
回家吧，等女儿糖糖长大了，把
石头送给她，再给她讲白银案水
落 石 出 的 全 过 程 。 我 要 告 诉 她 ，
那 些 年 爸 爸 去 了 哪 里 ， 在 做 什
么 ； 我 要 告 诉 她 ， 白 银 案 的 告
破，不仅是对被害者的告慰，更
向所有人证明，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无论罪恶藏得多深，逃得
多远，时间有多长，正义或许会迟
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今年，我的女儿糖糖已经 8 岁
了。这个读三年级的小姑娘，认
认真真地读完了我写的 《白银案
实录》，逢人便骄傲地推荐：“这
个书，是我爸爸写的，我爸爸是
一名政法记者。”每逢记者节，她
都会画一幅画送给我——画上有
红旗，有爸爸，有她，还有一颗
闪闪发光的红星和一顶帽子。

2019 年 1 月 3 日，白银案的元
凶高承勇被执行死刑。回望这起
公安部一号督办大案，它不仅是
对犯罪者的终极审判，也是对政
法 干 警 执 法 司 法 能 力 的 严 峻 考
验，更是对全社会的一次深刻警
示——平安的背后，是无数政法
人默默无闻地坚守与付出。我深
信，历史一定会记住那些平凡而
伟 大 的 身 影 ， 那 些 在 守 护 正 义 、
捍卫平安的征程中挺身而出的无
名英雄们……

这 起 案 件 同 样 启 示 我 们 ： 当
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人员潜藏
于社会中时，每个人都有可能面
临 潜 在 危 险 。 从 客 观 现 实 来 看 ，
我 们 无 法 百 分 百 侦 破 所 有 案 件 。
即便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也无
法挽回已然逝去的生命。相较于
事后追责，做好事前预防才是根
本性目标。如何预防？关键在于

深入研判恶性犯罪人员的心理特
征与行为轨迹，在其实施犯罪行
为之前构建起坚实的防范体系。

在 一 线 采 访 的 这 些 年 ， 我 的
收获早已远超文字本身。和办案
人员相处的日子，对我而言是一
场深刻的职业洗礼。无论是办案
民警通宵研判的专注，还是检察
官唇枪舌剑的坚定，抑或是法官
敲响法槌时的肃穆，都让我一次
又一次燃起内心的信念与激情。

我 深 深 懂 得 ， 无 论 什 么 时
候，都需要有人投身于一份需要
坚守的事业，都需要有人秉持一
种担当精神，走出一条不同于俗
常的道路。很多时候，正是这份
滚烫的信念，让我们在世俗的纷
乱里，唤醒内心的责任感与事业
激情，对抗迷茫，找回自我。

如 今 ， 我 与 白 银 这 座 戈 壁 上
的小城之间早已产生了一份难以

言说的羁绊。我触摸过它尘封的
过往，凝视过它鲜活的当下，更
笃信它充满希望的未来。令人感
动 的 是 ， 在 这 桩 冰 冷 案 件 背 后 ，
人间的暖意从未被凛冬冰封。无
数平凡的人们，依旧怀揣着最朴
素的善良，以虔诚之心守护着这
座城市的温度。

当 晨 光 刺 破 厚 重 的 云 层 ， 悲
伤会被时光沉淀为平静，痛苦也
会在岁月里渐渐结痂。当春天来
临，白银的大街小巷，各色的花
儿如约绽放，粉的、白的，缀满
枝 头 ， 这 是 生 命 最 蓬 勃 的 宣 言 ；
商 厦 楼 宇 间 ， 大 人 们 的 谈 笑 声 、
孩子们的嬉闹声交织成网，织就
了市井最鲜活的烟火气。当清晨
的阳光落在街角的石凳上，落在
老人下棋的棋盘上，落在孩童奔
跑的脚步里，一切都是崭新而充
满希望的模样。

一名政法记者的追踪与守望
张振华

官 员 考 课 是 历 代 吏 治 的
核心议题。以唐代为例，其官
员考课制度有明确的规范：每
年一小考，累积四年考绩后，
进行一大考。大考，是决定官
员升迁或黜降的关键依据。每
位接受考核的官员，最终都会
拿 到 一 份 记 载 其 考 核 等 第 的
文件——“考牒”。

唐 代 考 课 官 员 主 要 依 据
的 标 准 是“ 四 善 ”和“ 二 十 七
最”。据《新唐书》记载，为官道
德品行标准为“四善”：“一曰
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
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侧 重 对 官 员 个 人 道 德 修 养 的
考核。“二十七最”则是针对不
同类别的官员，规定其在所属
机 构 履 职 尽 责 的 最 佳 标 准 ：

“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铨衡
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
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
之最；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
法官之最；训导有方，生徒充
业，为学官之最；赏罚严明，攻
战必胜，为将帅之最；访察精
审 ，弹 举 必 当 ，为 纠 正 之 最 ”
等，侧重考核官员的行政管理
能力与专业履职水平。

根据“四善”和“二十七最”
的考课标准，各级考课官要严
格根据考课标准，评定考课等
级，共有九个等级。《大唐新语》
中 记 载 了 一 则 流 传 千 古 的 典
故，描写了一位仁慈而开明的
考课官形象，更诞生了“宠辱不
惊”这一成语。据说，考功员外
郎卢承庆在考察官员时，发现
一名负责督运漕粮的官员，因
为途中遇到风浪，船上的大米
遭受损失。他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获知这个结
果，那位官员神态自若，一言不发地退下。卢承庆见他
不计较一时得失，颇有些雅量，于是提笔在他的考牒上
改了等第：“非力所及，考中中。”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官
员得知考第上调后，既不喜形于色，也没有半句逢迎之
言。卢承庆见状，不由得心生敬佩，再次修改考第，批注
曰：“宠辱不惊，考中上。”这一典故既让“宠辱不惊”成
为形容人胸襟豁达、不因得失而动心的常用成语，也让
后世得以窥见唐代考课制度的运行细节。其他官员无
不称赞卢承庆的“弘恕”，但从制度层面审视，这也体现
了考官的主观意志对考课结果的直接影响。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随着官吏人数的不断增
加，朝廷财政不堪重负。唐玄宗有意改革官僚体制的积
弊，下旨令宰相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负责铨选与考课
制度改革。裴光庭推行“循资格”制度，核心是以年资为
擢用官吏的条件，不论才能高低，只要资历满限就可擢
升。这种只强调年资、不重视能力的选拔方法，虽招致
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却也得到大批能力不佳或久居
下僚的官员的拥护。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年资成为官
员擢升的重要标准。事实上，官员仅有年资，没有考牒
佐证考绩，老本也是吃不下去的。如何兼顾年资、考绩
与才能，综合选拔官员，依然是一个难题。

考绩结果与官员的仕途命运休戚相关。考绩优良
者，得以升迁加禄；考绩低劣者，则难逃贬官、减禄、免官、
除名。唐代对官员的惩罚，主要依照两条原则：一是基本
不科以真刑，也就是优先减免实刑，适当地议、请、减、赎
和官当。二是予以除免，即除名、免官、免所居官（免除其
一个官职，保留其他官职）。除名是所有惩罚中最严厉的
一种，所有官职、爵号一概被剥夺，需等待六年后，方可
重新通过铨叙获取为官“出身”资格。

唐代法律规定，如果官员犯有应被流放的罪行，
且无宽恕理由，就必须执行流配。流罪一般有三等，即
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指流配之所与京城的距
离）。然而在具体执行时，往往不限于里程，主要目的
是将罪犯发往荒凉的边陲。犯罪的官员大多不愿前
去，便故意拖延时间，企图逃避。因唐代平均每两三年
就有大赦，若被贬的官员在流放途中恰好遇到大赦，
就能得到赦免或减刑，如果已到达流配目的地，便无
法赦免或减刑，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唐律
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不仅明确禁止拖延行为，还对行
程的速度、启程和到任的时间以及押领人员的职责等
予以详细规定。押领官员若纵容流放者拖延，或未按
规定督办行程，在考课中会被评为下等，面临减禄甚
至贬官的惩处；反之，押领官员若严格履职，则可将其
作为考绩优良的佐证。

考课制度对司法官员的约束尤为直接，“二十七
最”中“推鞫得情，处断平允”的“法官之最”标准，正是
司法官员考课的核心依据。《大唐新语》中讲述了这样
一个故事：唐临担任大理寺卿时，曾审理一批死刑囚
犯。有十数名因连坐拟判死刑者，此前皆由其他官员
审结。恰好唐高宗来到大理寺，亲自审讯牢内囚徒，其
他官员所判的死囚纷纷喊冤。唯有唐临所判的死囚无
一人喊冤。唐高宗觉得有些奇怪，当即追问缘由。囚犯
回答：“唐卿断案公正无枉，所以我早已绝意了。”唐高
宗赞叹唐临的公正：“断案判刑，就应该如此啊！”随
后，将唐临擢升为御史大夫，唐高宗亲自为他作出考
词：“形若死灰，心如铁石。”这份考词正是对唐临司法
政绩的认可，也是其考课等次优异的直接体现，最终
促成了他的升迁。

考课标准的导向性，甚至会影响司法实践的宽严
尺度。唐太宗曾经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刑网稍密，
是什么原因？”刘德威直言，根源在于君主。律文规定：
失入（过失错判）减三等处罚，失出（过失轻判）减五等
处罚。如今却是反过来了，失入无辜，失出则会获罪，所
以官吏为了自保，判案时更为严苛，谁会愿意因为过失
轻判而获罪呢？唐太宗听后，马上采取措施，先是宣布

“入减三等，出减五等”的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随即强调
死刑五复奏制度。二者相辅相成，既纠正了司法裁量的
失衡，也为官员践行“公平可称”的考课标准扫清了障
碍，从制度层面解决了“刑网颇密”的问题。

一个官员的优劣，并不是仅靠考绩的条条框框就
能完全衡量的，就像那位宠辱不惊的漕运官，其胸襟
气度难以用考第等级来定义。然而，考绩又有其必要
性，它既是维系吏治秩序的重要抓手，也是规范司法、
刑罚执行等要务的标尺，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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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秋 雨 在 其 《藏 书 忧》 一 文
中，写出了时光荏苒后的水流花
谢：“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
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
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
渐 从 心 底 升 起 —— 我 死 了 之 后 ，
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可见，
藏书者身后万卷佳册的去向，是
一个绕不开也躲不过的话题。对
此，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先生有自
己的独到见解。在其新著 《书房
的 晚 景》 中 ， 既 有 《藏 书 的 乐
趣》《书房中的诗意》 这样暖意浓
浓 的 文 字 ， 也 有 《书 房 中 的 思
念》《书房的慰藉》 等忆往怀旧的
篇 什 ， 还 有 《经 典 不 厌 百 回 读》

《你一定要读传记》 等授人以渔的
经验之谈。读者阅读时，仿佛置
身于他的书房之中，聆听一位阅
尽千帆的书界前辈，将他多年来
的思考与感悟娓娓道来。

虽 同 为 时 间 概 念 ， 但 书 房 的
“晚景”显然不同于“夜景”。在
俞 晓 群 眼 中 ， 晚 景 不 同 于 夜 景 ，

“虽然它们都是时间概念，但书房
的夜景，可以成为青春生长的陪
衬 ， 它 常 常 是 那 样 的 自 然 、 单
纯、美好。书房的晚景却要复杂
得多，它不但记录着书生读书生
活的快慰，还述说着更多的个人
经 历 ， 诸 如 无 情 岁 月 带 来 的 冷
漠、凄凉、孤独”。他把晚景之中
书生与书房的关系，比作一出戏

剧 中 的 人 物 与 道 具 。 戏 剧 开 场
时，书架上的书会成为剧中人的
某种象征或实用之物，但随着剧
情的推演，人与书的距离渐行渐
远，及至落幕，曲终人散，一屋
藏书好似散落在舞台上无人问津
的道具，其命运常令人唏嘘。这
不禁让我想起，不久前，藏书家
姜德明先生去世后，他毕生积攒
的藏书通过海王村专场拍卖散入

天南海北的爱书人手中，堪称完
满结局。但更多时候，我们所耳
闻目睹的是，大量藏书在书房主
人百年之后，被当作废纸论斤卖
掉 ， 甚 至 直 接 化 为 纸 浆 烟 消 云
散，这难免令人怅惘。诚如俞晓
群在 《书房的晚景》 中所言：“其
实我们为之哀伤的，只是一个书
生从生到死，与书房相伴相依的

必然宿命。”
由此看来，书房的晚景这样的

题目，并非人人皆可拿来做一篇文
章。首先，作者本人必得拥有宏富
之藏书，深知淘书、买书、藏书、散
书之况味。其次，与读书、藏书等领
域 需 有 广 泛 的 交 往 ，饱 览 书 界 风
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和
那些家藏万卷的文化老人时相往
还，亲身经历过藏书的聚散，才会

有深切的体察与反思。而俞晓群可
谓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二十来岁就
进入出版行业，从普通编辑成长为
大名鼎鼎的出版家，策划过的精品
丛书、图书不可胜数，个人藏书无
论数量还是质量皆可圈可点。

俞 晓 群 毕 业 于 数 学 专 业 ， 他
进入出版行业后，特别善于从前
辈名家那里得到教益。在入职之

初，他曾接触到从事数学教育与
数学史研究的梁宗巨先生。老先
生家中的书房是一间围绕数学史
研究拓展开来的主题书房，他在
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完成学术专
著 《世界数学通史》。为了加快写
作进度，他不断延长自己的工作
时间，通宵达旦，笔耕不辍，最
后 索 性 在 书 房 里 放 置 一 张 小 木
床，累了困了，就在小木床上休

息。终于，梁宗巨先生在 72 岁时
著成这部大书的上半部，可就在
他准备好全部资料，向着下半部
书稿发起冲刺的当口，却溘然长
逝，徒留遗憾。后来，他的学术
资料由两位弟子接手，遵循其治
学风格，最终将这部大作的下半
部编写完成。“梁先生书房中的那
一张小木床，就在我的头脑中刻
下一生难忘的印记”，这幅真真切
切的书房晚景画面，想必对俞晓
群 产 生 了 深 刻 的 影 响——“ 直 到
我六十几岁整理书房时，也曾经
把自己的睡床摆到书架旁，希望
像梁先生那样，每天读书写作累
了，就在书房中安睡。”

读罢全书，掩卷沉思，我不仅
没有因为书名中的“晚景”二字感
到消沉、失落，相反，从俞晓群以及
他所尊敬的老先生们那里，学到了
读书的诀窍和治学的门径，更有一
种全身心归向书房沉潜钻研的紧
迫感、奋进感。除了认同他提出的

“劝君惜取老年时”之外，我更觉书
房 里 的 书 生 要 惜 取 少 年 时 、青 年
时、中年时，因为书房的生活就是
心灵的生活，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
心灵。

书房晚景亦生辉
周洋

2024 年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授 予 韩
国作家韩江，表彰她“用强烈的
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
类生命的脆弱”。韩江最广为人知
的小说便是 《素食者》，这本书讲
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主人公英惠
因 为 做 了 一 场 有 关 杀 戮 的 噩 梦 ，
便选择不再吃肉，成为一名素食
者。在韩江的笔下，这个本来很

简单的故事围绕英惠的丈夫、姐
夫 、 姐 姐 三 个 人 的 视 角 层 层 铺
开，英惠的过去、遭遇和结局渐
渐呈现，缠绕得令人窒息。

在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奖 演 说
中，韩江提及创作 《素食者》 期
间为之困惑与痛苦的问题：“一个
人 可 能 成 为 全 然 纯 洁 的 存 在 吗 ？
我 们 能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拒 绝 暴 力 ？
我们拒绝从属于人类这个物种会
发生什么？”

拒 绝 暴 力 是 韩 江 小 说 中 最 常
见的主题之一。暴力的内涵和外
延 是 什 么 ？ 它 的 边 界 又 在 哪 里 ？
除了肢体、语言、精神暴力，暴
力 是 否 还 披 有 更 为 隐 蔽 的 外 衣 ？
无 爱 、 冷 漠 、 拒 绝 沟 通 、 偏 心 、
期待等等，所有能造成伤害的行
为是否都是一种暴力，只不过严
重 或 是 细 微 、 明 显 或 是 隐 藏 而
已？或许，很多以爱之名实施的
行为也不可避免地裹挟了未为人
知的暴力，我们均是暴力的实施
者、受害者链条上的其中一个纽
结——认识到暴力的多样性，是
打破暴力的第一步。

“我们中间横亘着刀”，这句
话道破了暴力的本质。暴力就是

横亘在人们之间的那把刀。英惠
的一生都笼罩在暴力之下，她从
小就被父亲的暴力之刀砍得伤痕
累累。小说中，英惠的父亲是一
个用摩托车绑着狗一圈又一圈骑
行 ， 直 到 狗 吐 血 累 死 的 残 暴 之
人，一个随便对子女动粗，硬把
肉塞到英惠口中强逼她吃下并甩
巴掌的父权代表。很难想象，在
父亲日复一日的暴力中长大的英
惠，会留下怎样无法愈合的伤口。

结 婚 后 ， 英 惠 又 生 活 在 丈 夫
自私无爱的冷暴力中。她的丈夫
之所以选择和她结婚，只是因为
他需要一个平凡，且能够像保姆
一样照顾他生活的妻子。他对她
没有丝毫的爱意和关心，在英惠
不 断 做 噩 梦 、 整 夜 失 眠 的 日 子
里，他从来没有关心过她，在乎
的只有他自己的需求是否得到满
足 。 最 终 ， 他 选 择 和 妻 子 离 婚 。
冷漠无情何尝不是一把杀人不见
血的隐形之刀？这把刀横亘在夫
妻之间，慢慢割出一个无法跨越
的深渊。长期处在这样冰冷的婚
姻关系中，英惠就像行走在长长
的 黑 暗 隧 道 中 ， 看 不 到 一 点 亮
光，感受不到一丝温暖。

不 再 吃 肉 是 英 惠 逃 离 一 切 暴
力的潜意识选择，然而却发展成
她 母 亲 所 说 的 “ 你 现 在 不 吃 肉 ，
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的悲
惨结局。英惠选择以自毁的极端
方式拒绝暴力，她幻想自己变成
了 一 棵 树 ， 拒 绝 进 食 ， 拒 绝 存
活 ， 所 以 她 被 人 认 为 已 经 “ 疯
了”。英惠是真的疯了，还是只是
被人认为疯了？正常和疯癫的界
限又该如何定义？符合大多数人
的行为模式就是正常，不符合的
就 是 异 类 ， 甚 至 被 界 定 为 疯 癫
吗？或许，她只是不愿再向充满
暴力的世界妥协。正常与疯癫的
界限，不该由多数人的行为模式
来定义。

跟 英 惠 一 样 在 暴 力 中 长 大 的
姐姐仁惠，则选择成为别人认为
的“正常人”，她开店养家，照顾
丈夫和小孩，照顾被送进精神病
院的妹妹。但是在这些正常行为
的背后，没人看到和在意她内心
的苦苦挣扎，她觉得“自己在很
早以前就已死去，现在不过跟幽
灵一样”“始终觉得那个深不见底
的伤口正在张着大嘴要把自己吞
噬掉”。如果说英惠属于被写到极

致的小说主角，那仁惠则是现实
生 活 中 大 部 分 人 的 映 照 。 但 最
终，在英惠的坚持下，姐姐终于
理解了她，阻止了为英惠插胃管的
医生和护士，不再强迫英惠吃任何
东 西 。而 生 命 逐 渐 走 向 枯 竭 的 英
惠，仿佛得到了灵魂的滋养，周身
散 发 着 一 种 平 和 的 气 息 —— 理
解，打破了暴力的桎梏。

韩 江 除 了 将 英 惠 的 故 事 写 得
触 目 惊 心 ， 也 深 刻 地 塑 造 了 仁
惠 、 姐 夫 等 角 色 ， 将 人 性 的 复
杂 、 黑 暗 、 罪 恶 、 挣 扎 、 脆 弱 、
不可救赎写得淋漓尽致。韩江被
评价为“能把细节用到尽头的作
家”，她用最平实的语言将一个简
单的故事写得震撼人心，这便是

《素食者》 的独到之处。正如北京
大学教授戴锦华所说，韩江的每
本书都在做文体试验。她带着问
题和思索进行写作，将问题以一
种残酷的方式予以深度解剖，却
不负责提供答案。也许，很多问
题的答案，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心
中 。 愿 每 一 个 在 生 活 中 挣 扎 的
人，都能在遭遇黑暗后依然坚守
内心的光明，最终挣脱暴力的枷
锁，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与救赎。

穿透人性迷雾的文学叩问
施玉玲

城河村后面的黄河滩。

《素食者》


